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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

在秋天看风景

文/思

去儿时的村庄，正值深秋，村前
的树林里，金黄的落叶铺了一地，人
踩上去沙沙地响。午后的太阳正趴
在斑驳的墙头，偷窥，墙下一群老人
的扑克牌局。一些更年长的老人坐
着马扎，倚着墙裉，眯着眼睛，好像
在细数地上的落叶，那一脸的安详，
是一生历练的沉积吧。

当繁华落尽，柳翠荷红不再时，
有人感叹人生流年的短暂，对青春
转瞬即逝的惋惜。其实不然，人生是
一段经历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春华
秋实，经历了生活才更加深厚，酸甜
苦辣，尝遍了才懂得生活的百味。才
能在一阵风里从容淡然，在一场雨里
找到回家的路。在秋天来临时，被另
一个人念起，笑看黄昏，坐拥温暖。

天高云淡，时光渐行渐远，曾经
的柳风桃雨，怎经得起时间的打磨，
青葱往事也已在旧素笺里泛黄，发
白。

喜欢坐在深秋的黄昏里看落叶
纷飞，落叶是秋的舞者，看这一地的
金黄，华贵的铺展，穷其一生来注释
生命的意义。一路风吹雨打，半生浮
华万千，半生淡泊静好，最终以一袭
华丽转身换得多少诗人“秋叶之静
美”的赞叹。

“你在，我就心安。”温暖得叫人
心酸，如同一首老歌。一些青涩的往
事，当浪漫华丽转身时，爱情也已只
剩下右手握左手的感觉，也是最实
在的，最真实的，一杯水，一个眼神，
一盏灯，温暖而润贴。半城山水半城
风雨，于一个人静静相守，在叶落风
凉的日子与往事干杯。

朱凌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
叶之静美。”犹爱泰戈尔的这句
话，在我看来，他写出了人这一
生，无论是处于哪一个阶段，都
要呈现出最美的状态。当冬天
来临的时候，我看到街道两旁
的落叶，纷纷地随风飘扬。

那是在一个黄昏，天边的
那抹黄，还是那般地明亮，落叶
在风的吹动下，飘在半空中。此
情此景，一时间，竟让我看呆
了，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
是“美”。的确，那是美的，那落
叶中有淡黄、深黄，还有暗黄，
每一片落叶，在我看来都是一
个生命的载体。此时的它们，虽
然正渐渐地走向死亡，但却有
着让人说不出的美。

已是初冬，新叶此时再难
发出，那树枝上的叶，经历了春
天和秋天的洗礼，如同一个人，
已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想
落叶应知归去，在秋天，在初
冬，在某一个下着雨，或者是起
风的日子，它将离开枝干，落入
尘土中，完成了它的使命。

人这一生，与这落叶又是
何等的相似？年少时，我们就像
那刚长出的枝叶，在属于自己
的美好时光，尽情地成长着，并

且灿烂着。当经历了风雨，经历
了世事的沧桑，我们渐渐地感
悟到了生命的美好以及无常，
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身边的一
切。

当年老一天天走近时，多
数的人都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一
切。因为原本我们也曾年轻过，
我们也曾灿烂过。就像这落叶，
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它终能够
接受这样的命运，因为它懂得，
在属于自己的花期里，它也曾
艳丽过。

落叶之美，美得让人不忍
直视，或许是因为它即将归入
尘土，然而，即便如此，它依旧
是美的，它让人们记住了它最
美的样子。当然，更多的时候，

落叶会让人引起思考，思考着
是否更该珍惜属于自己的每一
天。

这个初冬，面对着满地的
落叶，我不像以往那样，有着些
许的悲伤。或许是人到中年，有
些东西，看透了，也看淡了。有
些规律任人是无法逃脱的，就
像这落叶，它无法阻止冬天的
到来，也无法阻止自己归于尘
土的命运。

既然无法阻止，但却可以
在开放的时候，开得绚烂、艳
丽。就像泰戈尔诗中所说，“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如若一个人达到了这样的
程度，那么也不枉来这人世间
一次了。

呼怀军

柳叶随风舞动
阳光惬意抛洒
初冬午后的漫步
伴乐是落叶的欢笑
阳光的轻吟
和鸣悸动的心跳
墙根枯藤诉说着
岁月蹉跎收藏的苍凉
回首并不久远的年代
依然闪烁着
金戈铁马的辉煌
即便
初冬的午后身躯日趋冰冷
遭遇夏天的揶揄
即便
初冬的衣袋日益贫乏
承受秋天的讥嘲
初冬的午后
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季节
辞旧迎新开启希望
我们———
用双脚对话大地
篆刻未来的人生轨迹
在路上

裴庆美

当卖白菜的多起来的时
候，我就知道天快冷了，是该储
存白菜的时候了。我会像母亲
那样，将买来的白菜一棵一棵
捆好，放墙根处晒，当白菜的外
层皮晒干了，再一棵一棵将根
朝外码起，吃的时候把外层皮
一扒，里面的菜叶又白又嫩，切
上肉炖白菜粉条，可香了。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年
冬天都会储存一窖的白菜。一
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飘着白
菜炖粉条的香味。白菜炖粉条
是母亲的拿手菜。母亲知道我
们爱吃，怕不够，有时候都切好

一棵了，又去地窖里拿一棵出
来。母亲说白菜一熟就少了。白
菜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时候很
不好看，外层又干又皱，像个干
巴老头，黑不溜秋。母亲说别看
外面，扒开就知道里面有多好
了。果然，母亲将外面那层薄薄
的干叶扒去后，里面的菜叶洁
白如雪，轻轻一掐，就“嗞嗞”冒
水，用指尖稍稍用力一扯，就

“咔嚓”一声，断了。嗬，真嫩啊！
母亲说这都是外面这层干叶的
功劳，它就像给白菜穿了件外
衣，保护着里面的菜不干不烂，
啥时吃啥时新鲜。

母亲炖白菜时，必让烧麦
秸，麦秸火软，而娇嫩的白菜，

只有用干净柔软的麦秸烧，才
最入味。白菜是经不起劈柴火
头这些硬火烧的，那样一会儿
便将好好的白菜烧糊，不是不
烂，就是烂软如泥，糟蹋了那么
润白鲜嫩的白菜。母亲炖白菜
时喜欢切几个蒜瓣炝炝锅，油
热放蒜，蒜遇热生香，然后快
速将白菜倒入锅内，白菜遇热
变软，果然，眼看着暄暄腾腾
一锅白菜，母亲翻炒几下，就
矮下去一截。母亲放了两小勺
盐，又掰了几瓣八椒放进去，
加 了点水，放进去洗好的粉
条，用白菜将粉条埋住。好了，
只需盖锅炖了。这时候可多添
麦秸，麦秸的小红舌头与锅底

亲热了不一会儿，白菜的香味
就迫不及待钻出来了……当
年，我为贪吃，还多了个心眼，
事先盛出来一碗放面前，吃着
一碗，看着一碗，至今仍是家人
的笑谈。

馋的时候，我也会像母亲
那样白菜炖粉条，却怎么也吃
不出母亲做的味道。人没变，菜
也没变，是我的心境变了。原
来，我是想母亲了，想与母亲一
块吃白菜炖粉条时的那种快
乐，想母亲当年为我们做菜时
的身影。母亲的爱，多像被晒干
的那层菜叶啊，宁肯自己失去
水分和生命，也要让她的孩子
保持鲜嫩水灵。

在路上落落叶叶之之静静美美

白白菜菜里里的的母母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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